
意色樓：香港不開心裏有開心，如何連結在乎同

一種記憶的人

「全世界都知道香港七月一日這天是上街的，但疫情後所有事就沒有了。這首歌是那天在家寫的，

寫這種我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情緒⋯⋯」

香港獨立樂隊意色樓（An Id Signal），現任鼓手Kitt、貝斯手嘉樂、結他手浩南、主音阿禮。攝：鄧家烜/端傳媒

香港獨立樂隊「意色樓」（An Id Signal）創立自2006年，時至今日，已經在香港扎根了差不多二

十年時間。香港作為一個多變的城市，一件事可以持續運作二十年之久而不至幻滅，忽然就變得很

具重量。

意色樓分別在2006年和2012年發佈《相識但陌生》及《公開跟秘密之間》兩張大碟，刻劃人際忐

忑、情慾陰影，是香港獨立音樂圈一道獨特的風景。直到2025年，沉寂一段日子的樂隊發佈了第三

張大碟《悲喜交集的路綫》。第一首公開的單曲〈恍然嚮往的瞬間〉以一句「好耐無見／你過得好

嘛」（好久沒見/你過得好嗎）開始，經歷社會運動和疫情，樂隊以一聲問候，展開了歌者和聽眾之

間更緊密連繫的忐忑與陰影。

疫情以降，香港天翻地覆，大型集會消散倒使音樂聚會成為了人們的精神出口。2024年12月，意色

樓在復辦的香港大型國際音樂節Clockenflap擔任其中一隊最後出場的表演單位。位處中環海濱的

舞台，遠處立法會大樓那些慘白燈光，主音阿禮在台上說：「珍惜我哋嘅語言。冇必要嘅話，唔好

再分開。」（珍惜我們的語言。沒必要的話，不要再分開）

「我覺得真實的情況不只是憤怒和悲傷，還有一些充滿活力、浪漫的畫面和

行動出現⋯⋯現在（寫歌）很直接，我想連結一些在乎同一種記憶的人。」



2025年4月，新蒲崗，意色樓在新音樂表演場地發布專輯《悲喜交集的路綫》。圖：意色樓 Facebook

2025年4月，意色樓在九龍區新蒲崗一個新近開業的表演場地舉辦新專輯發佈派對。要說的都在音

樂說了，但記得阿禮在尾聲對觀眾說，「你們都是意色樓」。愈是欲言又止的香港，愈是接近情慾

的發生，只是這一次意色的流動走上悲喜交集的路綫，更多的人被捲進漆黑的海洋，更多人分享了

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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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色樓，〈悲喜交集的路綫〉

但意色樓一貫行事低調，到網上搜索他們的資料，可以找到的東西都非常有限。他們的官方

Instagram還要到2021年才出現，顯然跟這個講求快速變化的社會之間有一種不同的步調和性格。

按他們的說法，或者是因為香港的獨立音樂一直處於一個不是很多人看到的位置上，經營著自己的

圈子和社群。

「我們不是九十年代出現，是二千年代出現，我覺得樂隊圈子沒有太受九七前後、什麼大運動影

響，一直都是流連在大學演出以及工廠大廈的live house。可能到疫情時才會有一個很大的不

同。」阿禮說。

當然這些年間也經歷很多變化。譬如由Myspace年代到音樂串流平台，又譬如香港的活化工廈政策

如何影響獨立音樂的生存空間，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由2009年承租意色樓等樂隊在觀塘

工業區的練習室開始，因為條例問題一直結業又重開，更名This Town Needs後終於在疫情期間結

束營運。這些變化，恰好構成一個疫情前的獨立音樂場景。

「有live house聚會的感覺就很社區，即是獨立音樂的社區，很有那種氣

氛。表演前後，樓下會坐滿人聊天，我們經歷過香港這個時代。」



2020年2月27日，香港COVID疫情下，This Town Needs（TTN）音樂表演空間的最後一夜。攝：Tyrone Siu/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早過Hidden Agenda出現，後來看著它不再在工廠區。我覺得現在比以前分散，以前可能有

一個很實在的地方，可以見到大家，在那裡演出為主。」阿禮補充，「所以有live house聚會的感

覺就很社區，即是獨立音樂的社區，很有那種氣氛。表演前後，樓下會坐滿人聊天，我們經歷過香

港這個時代。」

要說低調，意色樓其實一直都在醞釀，腳步放慢，聚了又散。樂隊結他手浩南說，第三張專輯裡有

些歌其實緊接2012年第二張專輯就開始創作，但他們玩得比較隨意：「那是三個人玩的年代，隨意

像哪裡有表演、哪裡有街上遊擊就會去。創作方法一直是有些東西彈出來好聽，就拿出來跟大家分

享，類似這種形式去創作音樂，維持了一段長時間。」

阿禮形容有段時間成員在演出才會見面，學習如何free jam，不計較未來如何，只做好當下：「學

到的就是不要強求和享受當下，接受永遠都身處一個階段，很多事情都沒有終點。要自然又要認

真，一直學習平衡，或者因為有這些矛盾我們才可以玩到現在。」

意色樓主音阿禮、結他手浩南。攝：鄧家烜/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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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色樓，〈剎那快慰〉

對於樂隊成員來說，從第二張專輯到第三張專輯之間所謂「闊別多年」，其實從來都是局外人的看

法。在他們來說，不過就是過生活。

樂隊貝斯手嘉樂記得，曾經有人講過組樂隊不需要關係的存在，它不過是音樂：「我很糾結這句說

話。我覺得沒有關係的樂隊不就是session？不就是演唱會樂手？那就變成做功課一樣去做這件事。

但這十多年就不是做功課。當然它有功課的性質，但絕對不是十年都在做功課，它就是生活而

已。」

可以說，第三張專輯就是在這樣一種自然的狀態下生成的作品，當然也蘊含著所有經歷的過程和變

化，某種生活其中的質感。「這也托賴樂隊的氛圍令到這件事可以自然發生，當中的關係令到它可

以自然發生。因為很多樂隊都做不到。」嘉樂說。

意色樓鼓手Kitt、貝斯手嘉樂。攝：鄧家烜/端傳媒

對於浩南來說，意色樓的創作方式，源於一種純粹的關係：「因為不是在玩流行音樂，不是要寫一

首歌寫歌詞旋律編曲等等，真的不是那回事，而是純粹覺得這段好聽然後拿出來，看看可以怎樣

玩。意色樓這個團體很有不知道往後會怎樣的一個土壤，不是像平時那樣做，不是這個音正不正

確，純粹是一個關係。真的可以彈結他彈一些音節出來，他又不知道我在彈什麼，直接唱進去，是

一個比較有趣的關係，另一種玩音樂的方法。」

創作上，歌詞往往是最後參與的部分，阿禮說經過這些年的合作，感受到樂隊成員間依然充滿熱情

和想像：「或者我們都在詮釋成員的關係，好像浩南說我們玩的不是傳統的音樂，可能我們在關係

上也不是傳統，坦白說有時很疏遠，有時會在不同世界，但走在一起時，衝突一定有，不同一定

有，但這些不同是拿來交換，不是拿來比較。我覺得這個關係就是成員關係，基礎是友誼。」

「（我們）坦白說有時很疏遠，有時會在不同世界；走在一起時，衝突一定

有，不同一定有，但這些不同是拿來交換，不是拿來比較。」



「我現在很在乎演出後一起抽煙，一年可能只有幾次。我覺得就是這個關係。回到剛才那句，沒有

關係也可以玩音樂，都可以拿一些東西出來jam，可能一開始可以，但如果沒有音樂以外的連結就

很難繼續。」嘉樂說。

2024年3月9日，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明日未知：集合#1」，意色樓的演出。攝：林振東/端傳媒

疫情、浪漫、音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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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輯裡第一首公開的單曲，是2021年發佈的〈恍然嚮往的瞬間〉。歌詞第一句很直接說「好耐無

見／你過得好嘛」，有人形容歌者在歌裡展示自己的不確定和脆弱。

阿禮說，這首歌是他在2020年7月1日寫下來的：「全世界都知道香港這一天是上街的，但COVID後

所有事情都沒有了。我記得這首歌就是那天在家裡寫的，寫這種我沒有什麼可以做，在這種情緒裡

寫這一首歌。」那段時間，社會氣氛低沉，疫情和變遷把所有人困在一個不安感裡，但他想寫的又

不只得憤怒、悲傷和哀悼，「我覺得真實的情況不只是憤怒和悲傷，還有一些充滿活力、浪漫的畫

面和行動出現⋯⋯」

這個創作的過程，或者某程度上象徵了意色樓在音樂上的轉變。「寫〈恍然〉時從我自己的情緒出

發，嘗試寫一首歌安慰自己，玩音樂本身是這樣，但去到這首歌那個感覺就更大，因為對象不同

了。以前可能寫給自己喜歡的女生，或者記下一件我們珍惜的事，但現在很直接，我想連結一些在

乎同一種記憶的人。」



2020年2月27日，香港COVID疫情下，This Town Needs（TTN）的最後一夜。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種轉變也體現在新專輯裡另一首歌〈雨跳傘〉上。這首歌在2012年第二張專輯已經出現，這次翻

錄，恰好是樂隊隨著時日變幻，或人隨之而長大所誘生的不同。「當時我寫的可能是人跟人之間的

關係，但慢慢十多年後，面對很多長大的事情，覺得當中的歌詞開始在我心入面變成跟地方之間的

關係。可能大家都有這個傾向？不只是在個人情感出發，自己都多了接收社會氛圍的影響，再轉化

出來。」

說回疫情期間所經歷的轉變，隨著防疫政策收緊，表演場地一一鎖上大門，那幾年，大型音樂節

Clockenflap無法舉辦，小本經營的This Town Needs難以應付租金結束營業。僅餘的選擇就只剩

當時不作公開宣傳、非常地下的演出，阿禮形容好像變回到新的樂隊，在很小的群眾裡玩音樂：

「那時好像要帶著一萬元出來看演出，因為不戴口罩又五千，非法聚集又五千，大家都是拿膽量出

來看，互相有種尊敬。那段時間玩給一些新的聽眾，發生的連結我都覺得很深刻，但就好像整體的

氣氛一樣，是不開心裡的開心。」

「那時好像要帶著一萬元出來看演出，因不戴口罩又五千，非法聚集又五

千，大家都是拿膽量出來看，互相有種尊敬。那段時間玩給一些新的聽眾，

好像整體的氣氛一樣，是不開心裡的開心。」



2023年3月3日，香港COVID疫情後，復辦的Clockenflap音樂節。攝：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悲喜交集的路綫

雨跳過畫面沖淡

雨跳過雨傘

雨跳過畫面沖淡

雨跳過水窪

雨跳過畫面沖淡

雨傘徐徐撐開

要化作幾朵再幾朵再幾朵水花

要化作幾朵再幾朵再幾多

要化作幾朵再幾朵再幾多水花

──意色樓，〈雨跳傘〉

不開心裡的開心，《悲喜交集的路綫》，似乎就是樂隊意色樓從獨立音樂的地下扎根，與時局幻變

纏綿所交織而成的集體情感匯聚，藉由音樂和現場演出一下子釋放出來。香港的故事很難說，但終

究有人在說。

阿禮提到，如果有留意本地音樂生態，會知道Clockenflap這種大型音樂節過往不是意色樓等樂隊

會出現的場景。事局變幻，隨著大型集會消散，能夠讓不同階層、不同圈子的人走在一起，這些音

樂節就顯得重要。「可能音樂的活動，my little airport就很有一個大型聚會的感覺。當自己演出

時，都想新的聽眾繼續留意這些獨立樂隊，看看他們往後會不會去獨立樂隊流連的地方，希望做到

這件事。雖然這些空間愈來愈少。」

更重要的是，《悲喜交集的路綫》這張新專輯，他抱持一種希望讓更多人聽見的心願：「當我寫下

這些感受時，我已經不再想要寫給主流還是地下的人聽，我是寫給一些跟我有同一個記憶的人聽，

大家都在這裡發生過一些事，我想跟這些人連結，沒再想主流還是indie。」香港的版塊在變裂，在

重組，從前有過衝突的人，現在也藉由創傷互相看見，「舉個例子，可能從前很多人會罵泛民，

『你們都是為了資源為了選舉』，但去到一個時候，他們跟其他手足有分別嗎，他們都在坐牢。整

個版塊都不同了，大家都混合了的時候，大家受的傷都一樣。」



香港獨立樂隊「意色樓」（An Id Signal）。攝：鄧家烜/端傳媒

新專輯《悲喜交集的路綫》經由新成立的獨立廠牌「明日未知」（UN.TOMORROW）發行。2024

年3月他們舉辦了一場叫「集合#1」的演出，十組不同音樂傾向的單位共同參與，仿效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香港獨立樂手自主出版的《集感》卡帶合輯，讓不同的音樂走在一起。當改變無可避免，

悲喜交集中，也有走在一起的路綫。

樂隊鼓手阿傑回想起Clockenflap當晚演出，最大感受是台下熟悉的面孔，也有新加入的聽眾，而

對意色樓來說，不過是一種玩音樂的純粹，其中匯聚了所有人的生活：「我覺得有趣的是這隊

band其實真的很生活，我愈來愈覺得變是應該的，我不可能跟十九歲時一樣，但一定有一些基礎

在裡面，這隊band就是這樣。我們為了什麼走上去？我們也不知道，不是因為我們眼見的那個結

果，可能玩完後已經超越了那個感受。看見舊面孔？新面孔？可能原因就是這樣，表演完後我才有

這個感受。」

「某程度上，我覺得都是保持一種純粹，根本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興趣。所以我會說十多

年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阿傑續說，「那種純粹，個人一點是我們幾個人都在，就像吃飯一

樣。等於演出後去喝酒才是重點。可能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純粹。疫情後很多事好像無關緊要，但

又變得很有意義，很多有意義的事又可以變得無關緊要。」

對於嘉樂來說，印象最深是阿禮在台上的那句，冇必要嘅話，唔好再分開：「就是簡單一句，代表

了很多事情，不只是關於什麼生態，什麼音樂。」

「某程度上，我覺得都是保持一種純粹，根本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

興趣。所以我會說十多年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意色樓專輯《悲喜交集的路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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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色樓，〈悲喜交集的路綫〉


